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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 反核 二战 日本

75年后的正义，广岛核爆不为人知的黑雨受害者

端传媒作者在今年走访广岛，访谈多组非典型的核武受害者团体，这是70多年来人们对抗歧视、追求权利救济与
公平正义的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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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引言】1945年8月6日与8月9日，美军分别在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造成当地伤亡惨重。当时人口约35万

人的广岛市据信有14万人死亡、7万9,130人负伤，人口约24万人的长崎则有7万3,884人死亡、7万4,909千人成受

灾户。

不到10年的时间，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进行代号“Bravo”氢弹试爆，当时在马绍尔群岛群岛附近捕鲔鱼的日本渔船

“第五福龙丸”，23名船员皆因氢弹试爆的放射性落尘出现高剂量辐射导致的急性症状，激发日本境内的反核武运

动。日本的反核武运动有三大诉求：追究美军与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国家必须提供核武受害者“过去的补偿”与

“现在的保障”，以及承诺废除核武，让下一个世代可以安心生活的“未来的保证”。这些诉求促使日本政府在

1957年制定《原爆医疗法》（俗称“原爆二法”的《原爆医疗法》与1968年制定的《原爆特别措置法》，已于在

1995年整合成《被爆者援护法》），开启日本政府照顾核武受害者的先河。

时至今日，日本政府提供核武受害者的权益救济制度日趋完备，却因为制度设计的问题，仍有核武受害者被排除在

外。反核武运动期待的无核武愿景，也还有一段路要走。虽然联合国《禁止核武条约》（TPNW）已于2021年生

效，但拥核大国并未签署条约，《禁止核武条约》的实际成效仍有待观察同时，去年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全

球面临核武的威胁迎来后冷战时期的高点。

今年主办G7峰会的日本，选在全球第一个遭到核武攻击的广岛举行，让核武议题与核武幸存者“被爆者”

（Hibakusha）再度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虽然拥有核武或受到核武保护的G7工业国，在本届G7公报仍以《核不

扩散条约》（NPT）为基础，承认五个拥核国拥有核武的事实，并谴责俄罗斯使用核武威胁，但距离美国前总统欧

巴马或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谈到的“无核武世界”理想，仍有很大的差距。

端传媒特约撰稿人在今年G7峰会期间走访广岛，拜会多组非典型的核武受害者当事人或相关团体，希望在美军在

日本投下原子弹的78周年，让更多华文世界的读者看到核武受害者们，这78年来一直在社会上对抗歧视、追求权

利救济与公平正义的生命故事。本系列将分为三篇发出，此为第一篇，讲述核爆后黑雨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维护自己

权益的故事。



2020年8月5日，日本广岛，游客在和平纪念博物馆观看，广岛受原子弹袭击后的大型全景照片。摄：Carl Court/Getty Images

1945年8月，美军分别在日本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的那两天（广岛：8/6，长崎：8/9），在原子弹爆炸

后没多久，广岛和长崎的天空都降下黑雨（黒い雨）与黑色的灰（黒い灰）。这些黑雨或灰烬，都是伴随

核武爆炸后的蕈状云卷入空中、混合放射性物质的放射性落尘（radioactive fallout）。美国在比基尼环

礁进行核子试爆时的放射性落尘更有“死亡之灰”的称号，只要接触到这些高放射性的放射性落尘，就有可

能对身体造成立即性的危害。

“黑雨问题就是和贫穷奋斗，大家因为生病没有办法工作，也就没有办法存钱。国家擅自发动战争，留下这

些只剩一身病的人生。因为黑雨遭到辐射曝露生重病的人，似乎只剩下等死这一条路。”这是黑雨受害者支

援会事务局长（原爆“黒い雨”被害者を支援する会），同时也是诉讼团原告之一的高东征二的话，也是专

跑黑雨新闻的前《每日新闻》记者小山美砂受邀演讲时，一定会引述的句子。

田中贞子就是一个例子。当年就读山阳女子学校国二的田中贞子，8月6日那天一如往常到校上学，上午8

点15分美军投下原子弹后，便从学校赶著回家。在回家的路上，附近天色越来越黑，有很多灰、纸屑、垃

圾从天而降。田中贞子只记得制服和沿路上都是尘埃和灰烬，好不容易回到家后，看到家里被那一阵爆炸

弄得很乱，回到家后绑起来的头发整个脱落下来。

掉发是在短时间内接受到高剂量辐射时的急性症状，田中贞子日后也出现甲状腺机能低下的症状，这是核

武幸存者常见的病征，目前也被认定和原子弹爆炸释出的辐射有关。然而，田中贞子在爆炸当下所处的位

置，距离爆炸地点西南西10.5公里处，不在日本政府提供“被爆者”（即核武幸存者）救济的范围内。田中

贞子在过世之前，她都无法获得政府提供的任何的救济或补偿。

当年就读砂谷国民学校高等科2年级（当年14岁）的田中隆之也是如此。他每天早上都要到河边挑水，不

去河边挑水的话，家里就没有水可以用。8月6号那一天，他在学校遇到核弹爆炸后，急忙赶回家的路上遇

到了黑雨，制服衬衫都变成黑色的。即便他确实遇到了黑雨，他在接下来的每一天，仍旧一如往常地一早

就到河边挑水，没有想太多。在那之后，他的手脚出现座疮，一直好不了，座疮也是当时核武幸存者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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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症状。

放射性落尘对人体的危害除了直接接触之外，还有间接接触的可能。当环境受到放射性落尘的辐射污染，

身处在这些受污染地区的居民们可能直接经由口、鼻直接吸入放射性物质，也可能间接将遭到放射性物质

污染的水、生物（农作物、鱼、牲畜等）摄入到体内。一旦这些放射性物质进入并留在人体内，就会造成

当事人长期处于体内曝露（internal exposure，日文称“内部被曝”）的状态。


黑雨降雨地区有些比较靠近山区，当时这些地方的居民还过著每天需要去河边挑水的日子，像田中隆之的

故事就是个例子。田中隆之在2014年过世之前，他和田中贞子一样无法获得政府提供的任何的救济或补

偿，享寿83岁。

“我看过太多人死去了”，谈起投身黑雨运动22年来的经历，高东征二不时就会脱口而出这句话。作为第一

次广岛黑雨诉讼原告，日后确诊核武受害者常见疾病的他看过太多黑雨受害者因为黑雨的关系，没有办法

好好工作、为钱所苦，全身只剩下一身病，在死前一直怪罪自己体弱多病，却不知道自己体弱多病都是因

为黑雨的关系。这也是日本政府长期以来的主张——这些居住在距离爆炸地点“太远”的民众不会受到辐射

影响，大家会生病都是因为心理因素作祟。

22年前，高东征二的高中同学小川泰子告诉他，最近这附近有很多人死去，希望高东征二可以去拜访一名

无所事事、一直在家里睡觉的男子。高东征二一去之后发现，这名男子倒在家中，就算高东征二一直问

他：“你怎么了？”也没有回应。但当高东征二问他：“你去过医院了吗？”却得到“我才没钱去医院”的回

应。

这个经历带给高东征二很大的冲击，便和小川泰子共同创立“佐伯区黑雨之会”（佐伯区黒い雨の会），将

扩大黑雨救济范围到广岛市佐伯区作为自己退休后的人生目标。实际上，早在高东征二和小川泰子创立佐

伯区黑雨之会之前，已经有其他团体发起黑雨受害者的权益救济运动。



高东征二先生手上的书，是他和伙伴们亲自拜访各地方的黑雨受害者，将大家的经历记录下来的作品。摄：王子豪（作者提供）

1945年“空白的天气图” 


时间回到1945年8月6日那一天。美军在广岛投下核弹后，距离爆炸地点3.7公里的广岛管区气象台（现已

改为“广岛市江波山气象馆”）也损失惨重。钢筋水泥建成的广岛地方气象台虽然守住了建物外观，但玻璃

窗破裂，室内都被爆炸当下的冲击波（日文称“爆风”）弄得一片混乱，也有不少气象仪器损坏，没有办法

继续进行气象观测。日本非虚构写作者柳田邦男就曾以《空白的天气图》为题，写下1945年8月6日到9月

17日的广岛气象台职员们是如何工作的。

虽然广岛气象台的职员很努力地继续进行气象观测，但观测能力有限，即便气象台职员们知道核弹爆炸后

不久便天降黑雨，受限于设备问题，只能使用最传统的方式绘制黑雨的雨量图——负责这项计划的宇田道

隆等人，骑著脚踏车造访家家户户，询问民众对于那场黑雨的印象。

高东征二提到，“他（指宇田道隆）虽然骑著脚踏车移动，但那时候是战后没多久，所以大家不太愿意说

（黑雨的事）。晚上没有人愿意让他过夜，他一定得回家，所以可以调查到的对象很少，河流流经的地方

就成了界线。”

当时受到调查上的限制，宇田道隆能画出的降雨图有很大的极限，但他们还是在1945年绘制出日后称为

“宇田雨域”的雨量图（原子爆弹灾害调查报告书，第106页，图4）。“宇田雨域”的一大特色是，宇田道隆

依照降雨的时间长短，分成“大雨地区”与“小雨地区”。当时任谁都没想到，这张雨量图会在20多年后决定

当地民众的命运。

70年代从“小雨地区”开始的黑雨运动 


时序进到1970年代。广岛县与广岛市在1973-1974年间，针对当时位在“宇田雨域”的居民进行问券调

查，发现有四成民众健康出了问题，有两成民众在核武爆炸后出现照射到高剂量辐射的急性症状。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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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众 核 照 到 剂

位于“宇田雨域”的居民并不符合“被爆者”的认定标准，要如何照顾到这些居民成了政府第一要务。

据《时事通信社》2020年制作的广岛核爆受害地图显示，距离爆炸地点半径1.12公里内全毁，距离爆炸地

点半径1.5公里内是受到高强度辐射影响的区域，距离爆炸地点半径3.5公里是发生火灾的范围，最外圈距

离爆炸地点7.4公里是当时受到爆炸冲击波威力，窗户玻璃会被震破的范围。虽然之后的黑雨降雨图略有不

同，即便是第一次调查结果、面积最小的宇田雨域，“小雨地区”的南北长也有29公里，远远超过受核爆直

接影响的受害范围。

有鉴于此，日本政府在1976年以当年制作的“宇田雨域”为基础，将“大雨地区”列为“健康检查特例地区”：

只要是在核弹爆炸当天人在“大雨地区”内，就可以定期接受免费健康检查；如果在定期健检过程中，经医

师确诊11类疾病，即可领取相当于被爆者官方身份证明文件的“被爆者健康手册／手帐”（以下简称“手

帐”），成为官方认可的“被爆者”，享有日本政府提供给“被爆者”的医疗协助或各种针对“被爆者”的社会福

利津贴。

然而，此举却引发小雨地区居民们不满：明明大雨地区和小雨地区都下了黑雨，却只有大雨地区列为健康

检查特例地区，小雨地区却没有？

1945年，日本广岛受原子弹袭击后的照片。摄：Bettmann Archive/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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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田道隆一行人当年在调查与绘制雨量图时受到很大的限制。“小雨地区”和“大雨地区”部分区段是沿著河

流方向一笔画开，桥的一边是“大雨地区”，另一边却是“小雨地区”。有些人明明住在同一个村落，或甚至

是同一家人，会因为当时人身处在桥的哪一边，而有“大雨地区”或“小雨地区”的差别。花本家三姐妹就是

其中一例。

黑雨受害者支援会的前身“黑雨之会”初代会长花本兵三有三个女儿。当年7岁的大女儿当天参加地方活动，

人刚好在日后被划分到“大雨地区”的河岸，但年仅3岁和1岁的两个女儿跟著妈妈去种田，花本家的田在河

的另一端，而被划分在“小雨地区”。战争期间前往满洲，战后好不容易回到广岛的花本兵三，看到妻子长

年深受疾病所苦，却因为当时身处“小雨地区”而没有办法获得任何保障，女儿们还因为分处在河的两边，

命运竟有如此大的差别，而全心投入黑雨运动。

花本家二女儿和三女儿在花本兵三过世之后，也出现甲状腺肿大、白内障等核武受害者常见11类疾病，但

两个妹妹要等到2021年第一次广岛黑雨诉讼胜诉之后，才领到手帐。花本家的大女儿在1999年申请手帐

时，还不敢和妹妹们说，就怕踩到家里只有自己可以领到手帐的敏感神经，直到妹妹们准备发起黑雨诉讼

时，才坦承自己早已领到手帐。“就算家里只有一个人能领到手帐，能领到手帐就是好事”，但还是希望“三

姐妹都能获得承认”。这是花本家两个妹妹的心声，也是她们在法庭上的证词。

“雨云经过河流或桥，雨会只下在河岸的某一边吗？”这是不少被划分在“小雨地区”的民众心中的疑惑，也

是在1970年代发起黑雨运动最根本的问题——既然“大雨地区”和“小雨地区”都下了黑雨，就应该一起列为

健康检查特例地区，让大家都能定期追踪健康状况，并且有机会申请到手帐。最早的黑雨运动团体“黑雨・

自家看护原爆被害者会”（広岛県“黒い雨・自宅看护等”原爆被害者の会连络协议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由“小雨地区”的居民在1978年成立。

宇田雨域、增田雨域与大泷雨域 


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0730/ddn/041/040/014000c


虽然黑雨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但黑雨问题第一次受到日本全国关注，则要等到黑雨受害者们在

2015年发起第一次集体诉讼之后。

这段期间，广岛当地一直都有民众注意到黑雨对人体的危害。不少病情较严重的黑雨受害者都曾表示，自

己以前就医时便时常被医生问到：“你是不是‘被爆者’？”因为他们都出现“被爆者”常见的病征，却不符合手

帐申请资格，无法获得就医补助或津贴。为了扩大黑雨受害者的救济范围，广岛的黑雨运动团体或是声援

者做了很多尝试，其中一项就是重新绘制雨量图。

宇田道隆绘制的“宇田雨域”有一个特点：“宇田雨域”的“大雨地区”和“小雨地区”的形状都是漂亮的椭圆

形。已故的黑雨之会事务局长村上经行曾询问气象学者增田善信：“核弹爆炸后降雨范围会是这么漂亮的椭

圆形吗？”这个问题激起增田善信的兴趣，让他意识到宇田道隆绘制的“宇田雨域”有些不合常理，所以重新

展开黑雨降雨范围的调查。增田善信综合访谈、问券调查、回忆录等总计2,000笔以上的资料，在1989年

制作出增田版的黑雨降雨图，称为“增田雨域”。

“增田雨域”降雨范围不只是“宇田雨域”的4倍（东西方向最大36公里、距离爆炸地点最远达45公里），原

本降雨范围只在爆炸地点西北方向的“宇田雨域”，经增田善信的调查后发现，爆炸地点的东南方也有降雨

纪录 然而 虽然增田善信绘制了新版雨量图 中央政府并没有采纳“实际降雨范围比宇田雨域更广”的见

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0502/k00/00m/040/143000d


纪录。然而，虽然增田善信绘制了新版雨量图，中央政府并没有采纳 实际降雨范围比宇田雨域更广 的见

解，依旧只有当时位在“宇田雨域大雨地区”的民众才能申请手帐。

时间又过了20年，高东征二等人也投身黑雨运动之后，积极向广岛市政府、广岛市议会陈情，让广岛市政

府在2008-2010年间发起核武幸存者的全面调查。广岛市的问券调查中，就有关于是否见证或经历过天降

黑雨的相关问题。广岛市收到问券后，委托广岛大学大泷慈教授进行分析，绘制了广岛市府版“大泷雨

域”。广岛市当年发了36,614份问券，收到27,147分回函，回收率达74%，“大泷雨域”的样本规模是“增

田雨域”和“宇田雨域”难以达成的。

然而，即便广岛地方政府拿著问券调查的结果，希望中央扩大黑雨救济范围，但中央政府在2010-2012年

间开了九次检讨会的结果，还是做出“不扩大黑雨救济范围”的结论。眼见问题是出在中央政府身上，黑雨

受害者们各个年事已高，这段时间陆续有更多幸存者离开人世，黑雨运动最终决定走向诉讼这条路，由法

官来判断政府的决定合不合理。

2015年8月6日，日本广岛，一名男孩在当年原子弹的爆炸现场，漂浮蜡烛点燃的纸灯笼，纪念当年的遇难者。摄：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走向第一次广岛黑雨诉讼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804-international-hiroshima-nuclear-bomb-victims-1-black-rains/%E5%A4%A7%E6%B3%B7%E9%9B%A8%E5%9F%9F
https://www.pref.hiroshima.lg.jp/uploaded/attachment/441774.pdf


高东征二坦言，投身黑雨运动的过程中，内心也面临很多纠结：“原爆投下时，我才4岁又6个月大。我当时

住在距离爆心地往西9公里的地方。我在家里一个人看著绘本，一瞬间出现很刺眼的亮光，伴随著很大的声

音，整个家里剧烈摇晃。我一边大哭，一边跑出家门外，看到妈妈在外面晒衣服。‘快看广岛的天空’，妈妈

指著广岛的天空，我看了一眼，燃烧过的垃圾及纸张从天而降。天空渐渐变暗，也下起了雨，但我没有被

淋湿的记忆。我想，很可能是因为我在屋簷下。”

高东征二的健康状况不像其他黑雨受害者病得这么严重，所以他认为自己更应该要为黑雨运动奔走。同时

也会担心，他完全没有淋到黑雨的印象，自己的健康状况又很不错，这样的他真的可以代表黑雨受害者站

在运动的最前线吗？但随著诉讼的发展，他的心境也有很大的变化。

2015年开始的第一次广岛黑雨诉讼，起初只有64名原告，后来陆续有更多黑雨受害者加入，让原告团总

人数一度达88人。但在诉讼过程中，有不少原告等不到判决出来的那一天，便早一步离开人世。有的遗族

接著成为原告，有的遗族选择撤销提告，最后原告团只有84人，但还是比最一开始的人数多了三成。

高东征二心境的转捩点在2019年。当时一审诉讼几乎已经进入尾声，法官提议要所有原告都去做健检，结

果发现所有原告全都罹患“被爆者”常见的11类疾病。换言之，如果这些原告们在原子弹落下的那一天，所

有人都在“大雨地区”的话，大家早已可以申请到手帐。那一次的健检结果也消除了高东征二心中不断质疑

自己到底适不适合站在运动前线的担忧，也让他更加深信黑雨降雨区域的大家会生病，一定都是因为黑雨

的想法。

在2020年，原告团们做完健检的隔年，也是广岛核爆后的第75年，一审的广岛地方法院在7月29日宣判。

法官认为，1945年核弹爆炸后一片混乱，在搜集黑雨相关资料方面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得采信当事人的证

词。但单凭原告当下是否位在降雨地区不足以作为政府发放手帐的判断依据，当事人除了得证明自己当时

所在位置有降下黑雨，也要比照现行“健康检查特例地区”的模式，经医生诊断确诊11类官方认定和辐射有

关的疾病，才能领取手帐。

然而，就在原告团一阵欢呼的同时，却传出政府很可能会上诉的变数，而这也是这起诉讼微妙之处。 




2015年8月6日，日本广岛，一名男孩在当年原子弹的爆炸现场，漂浮蜡烛点燃的纸灯笼，纪念当年的遇难者。摄：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地方与中央不同调，广岛地方政府陷两难 


这起诉讼表面上是广岛的黑雨受害者们告广岛地方政府（广岛县与广岛市）不发手帐给他们，所以广岛县

与广岛市政府是被告。但就如同前述，广岛地方政府在诉讼之前便和黑雨受害者们站在同一阵线，呼吁中

央扩大黑雨救济范围。黑雨受害者救济范围，也就是“健康检查特例地区”的范围，是由日本中央的厚生劳

动省决定的，今天不论是否有诉讼，厚生劳动省随时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扩大适用范围。

所以这场诉讼，形式上是黑雨受害者们控告广岛地方政府，实际上则是要背后的中央政府出来面对这个问

题，由中央政府出庭解释为什么中央不愿扩大黑雨救济范围。

也因为广岛县和广岛市打从一开始就希望中央政府可以扩大适用范围，所以当这次判决出炉后，广岛县与

广岛市政府在第一时间便表示不会上诉，将和中央政府代表厚生劳动省讨论后续发放手帐给原告们的相关

事宜。然而，中央政府却在上诉期限截止前不断施压广岛地方政府，要求广岛县和广岛市上诉二审。广岛

县与广岛市政府最终不敌厚生劳动省的压力，在上诉期限内决定上诉。

对于黑雨受害者来说，政府决定上诉就像是政府再一次背叛他们。当初广岛地方政府和黑雨受害者站在同

一阵线，拿著广岛市2008年制作的“大泷雨域”黑雨降雨图一起要求中央扩大黑雨救济范围的伙伴，结果现

在广岛地方政府却变成听命于中央的傀儡。

类似的情形在二审判决出炉后再度上演。 


二审判决出炉后，广岛县与广岛市都希望诉讼到此结束，不要再上诉，但中央的想法却不是如此。当时正



二审判决出炉后，广岛县与广岛市都希望诉讼到此结束，不要再上诉，但中央的想法却不是如此。当时正

值东京奥运开幕前夕，国际奥会主席巴赫（Thomas Bach）在7月16日拜访广岛市内的和平纪念公园，但

会场上只能见到广岛县知事汤崎英彦，独缺广岛市长松井一实的身影。原因则是广岛县与广岛市府将黑雨

问题看得和外宾参访一样重要，协商后的结果，由广岛县知事留在广岛接待外宾，广岛市长上京拜访时任

厚生劳动大臣的田村宪久，希望中央政府不要再上诉了。但中央最一开始的态度依旧希望再上诉，直到上

诉期限只剩2天的7月26日剧情才急转直下。

7月26日当天，广岛县知事与广岛市长一起上京拜托中央不要再坚持上诉，并和时任首相的菅义伟约好下

午5点会面。结果菅义伟当天和法务大臣、厚生劳动大臣开完会后，在下午4点一改中央政府至今的态度，

承诺将尽速颁发手帐给84名广岛黑雨诉讼的原告，并将扩大开放让未曾参与诉讼，但符合特定要件的黑雨

受害者领取手帐。这才化解掉广岛县与广岛市政府因为黑雨诉讼，被夹在黑雨受害者与中央之间里外不是

人的危机。

不论是投下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美国，还是世界上第一个被投下原子弹的日本，当时的人们对于原子弹爆炸后对人体的影响所知甚
少。摄：欧碧薇 （作者提供）

11类疾病要件成争点 


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10716/k00/00m/040/422000c
https://www.kantei.go.jp/jp/99_suga/discourse/20210727danwa.html


相对于一审耗时5年，二审进展相当快速：二审只开了2次庭便结束辩论，广岛高等法院宣判日期

（2021/7/14）距离一审宣判日期（2020/7/29）不到1年。而且就判决书的内容来说，二审判决比一审

判决更进一步：原告团的辩护律师在全案上诉二审时，便将撤销一审判决中“必须确诊11类疾病才能领到手

帐”的疾病要件列为二审诉讼的目标。二审宣判结果也确实修改掉这项决定，只是日本政府最后提出的方

案，还是保留了罹患11类疾病的疾病要件。所以在今年4月28日，因为疾病要件或是黑雨认定范围再度被

排除在救济范围内的广岛黑雨受害者们，提起第二次广岛黑雨诉讼，希望废除11类疾病要件。

另一方面，“黑雨”虽然是黑雨诉讼或是黑雨运动的关键字，但就如同原告之一的高东征二的案例，“有没有

淋到黑雨”并不是法院审理黑雨诉讼案时关注的焦点或判断依据。

这是因为保障“被爆者”权益的《被爆者援护法》，立法宗旨是要救济所有受到核爆的辐射影响，包括已经

发病或是还没出现病征的所有人。黑雨诉讼是针对《被爆者援护法》第1条第3款定义的“间接被爆者”提出

质疑，原告团主张黑雨受害者符合“间接被爆”的定义，所以国家应该要颁发相当于“被爆者”官方身份证明

文件的手帐给黑雨受害者。

广岛高等法院的法官便指出，《被爆者援护法》及其前身的《原爆医疗法》（1957年颁布）是从政治角度

出发，立法救济所有可能受到核爆辐射影响的人的政治判断，而不是从科学角度出发，先区分民众的健康

是否有可能受到辐射影响，再决定是否提供救济措施。所以二审法官在判决书中连带批评了政府的主张，

质疑政府针对黑雨降雨地区推出“健康检查特例地区”，要求“大雨地区”的民众必须要确诊11类疾病才能领

到手帐的现行模式，与《被爆者援护法》的立法宗旨不合。

但就如前面所说，时任日本首相的菅义伟在二审宣判后发表的首相谈话，虽然为广岛黑雨诉讼划下一个休

止符，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完全采纳广岛高等法院的判决内容，全面开放让所有黑雨受害者领取手帐。

日本政府在去年4月公布的黑雨受害者手帐申请指南规定，必须符合（1）和2021年7月广岛黑雨诉讼原告

团有过类似的接触黑雨的经历，和（2）必须要确诊11类已经证实和原子弹释出的辐射有关的疾病，必须

要同时满足这2个条件，才能申请手帐。

于是，在新制度上路后，在长崎的黑雨受害者，以及在广岛申请手帐遭退件的黑雨受害者们，仍旧被排除

在救济范围外，现在这两群人都在法庭上和政府抗争中。

https://www.hiroshimapeacemedia.jp/?p=131144
https://elaws.e-gov.go.jp/document?lawid=406AC0000000117_20220617_504AC0000000068
https://hourei.ndl.go.jp/simple/detail?lawId=0000049306&current=-1
https://www.mhlw.go.jp/content/10900000/001087247.pdf


2020年8月5日，日本广岛，一名男子正在观看广岛被原子弹袭击摧毁后的照片展览。摄：Carl Court/Getty Images

在第一次广岛黑雨诉讼结束之后 


“这段时间有很多人死掉了。有很多人因为黑雨，因为吸到放射性物质而生病，但却因为国家迟迟没有承

认，一直觉得会生病都是自己的错，而死掉了。”谈起自己参与黑雨运动22年来的经历，高东征二不断提及

自己这段时间看过太多黑雨受害者等不到正义的那一天，便默默死去。

高东征二表示，他拜访各地方的黑雨受害者这么多次，大家的想法都是，希望政府可以正视、明言黑雨受

害者们是因为核爆才会接触到放射性物质。他也谈到，有些黑雨受害者表示，比起手帐，更希望能申请到

每月3万日圆的健康管理补助（日文称“健康管理手当”），但要申请到健康管理补助，就需要先有手帐。高

东征二补充道，这些希望领到补助款的黑雨受害者，很多人是一个人住在深山中生活，山区生活不易，大

家身上没有太多钱，如果要去医院看病或是去其他地方，都会需要邻居开车协助，所以他们想将每个月3万

日圆的补助款分给邻居当作谢礼，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照顾、帮忙，而不是花在自己身上。

在第一次广岛黑雨诉讼胜诉之后，不只原告团的成员很开心，高东征二等人也立刻在各地方举办咨询活

动，指导和原告们住在同一个地区、但没有参与诉讼的街坊邻居们撰写申请书，“有很多人因此拿到手帐，

大家都很开心”。根据黑雨受害者支援会提供的资料，广岛市与广岛县截至今年1月底合计发出3,281本手

册给黑雨受害者（申请通过率77.6%），这都是黑雨诉讼胜诉后的成果。

高东征二打趣地说，现在因为还有11类疾病要件的关系，申请手帐时需要医生开诊断书。他们内部都知道

有哪些地方的医生比较愿意开诊断书，哪些医生比较不愿意开诊断书。所以他们会打电话和政府抱怨，哪



家医院的哪个医生不愿意开诊断书，请政府好好指导这些医师。

高东征二说：“我只参与了20年又多一点时间的运动，对于参与运动40年的人来说，这当中也有人过世

了，大家都说很感谢。”

（本文特别感谢受访者高东征二及独立记者小山美砂的全面协助） 
 特别提示 


现在对于辐射污染事件有比较完整的防护及处置方式，遇到有可能造成体内曝露的事件，可以透过下述方式减少放

射性物质对人体的危害：

1. 不在污染地区逗留 
 2. 避免放射性物质经口鼻进到体内 


3. 增加排泄频率尽快将体内的放射性代谢到体外 


4. 大量接触或摄取未受辐射污染的空气和饮用水，稀释辐射污染浓度 


5. 立刻抛弃或洗净遭到辐射污染的物品，降低当事人再度接触到辐射污染物的机率 


这些都是目前在辐射污染事件发生之后，可以紧急采取的防护措施。但是在1945年核弹落下时，当地民众并不知

道、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

如果身边有认识的长辈疑似为广岛黑雨受害者，可联系黑雨受害者支援会寻求协助。联络方式：

0806blackrain@gmail.com

https://blackrain1.jimdofree.com/

